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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入重庆境，在江津拐了
个大弯，把一城的潮湿与麻辣都留
在了码头。天光未亮，雾气像半透
明的豆皮，轻轻覆在滨江路上。这
时候，任何江津人都会告诉你：去
清平巷吃豆花饭。让一碗活水豆
花先把胃叫醒，再谈江湖。

江津人做豆花，讲究“活水”二
字。第一道水，是头晚的井水浸
豆。本地小黄豆在木桶里喝饱绕城
而过的长江水，或是从城后鼎山淌
流的山泉水，豆皮微皱，像码头工人
早起时眯起的眼睛；第二道水，是石
磨磨浆时加入的“江心水”。磨盘慢
悠悠转，豆香顺着水纹散进空气，师
傅说这样磨出的浆才够“活”；第三
道水，是点卤时那一勺从长江支流
取回的“微咸水”。盐卤与豆汁相
遇，20秒内凝成云朵，嫩得能映出
窗外刚亮的晨曦。

一碗豆花一甑饭，是江津人开
启一天最简单的隆重仪式。江津豆
花饭的出场从不花哨。豆花是一碗
白得发亮的“豆乳酪”，颤巍巍漂在清
水里。米饭是甑子蒸出的“鹤山坪
米”，粒粒带稻香。绝味是作料，一只
巴掌大的白瓷碟里，10多种元素正暗
暗酝酿：煳辣壳油、江津青花椒面、永
川豆豉酱、蒜水姜泥、酥黄豆、芽菜
末、香葱碎、花生粒……最后淋上一

勺用菜籽油激香的熟油辣子。
吃法是食客的即兴表演。先挑

一块豆花，放进那一汪五彩纷呈的
作料碟，轻轻搅动，白玉染红霞。白
饭上轻轻一压，嫩豆花立刻嵌进米
粒的缝隙；再挑一筷煳辣油，红云落
在雪山上；最后撒几颗酥黄豆，脆与
嫩、辣与甜在舌尖打成平局。江津
人管这叫“一清二白三泼辣”，清的
是豆香，白的是米魂，泼辣的是山城
人的爽利。

清平巷的豆花饭，不仅是一顿
便宜而舒爽的早餐。每一家豆花馆
里，都藏着独特的江湖。老馆子里没
有菜单，老板刘孃孃只问两句话“老
点还是嫩点”“辣重点还是香多
点”——老点的豆花适合“火巴耳朵”男
人，要嚼劲；嫩点的偏爱挑扁担的妇
人，入口即化。刘孃孃的案板上永远
排着五六个铝盆，豆花像刚睡醒的孩
子，挤在温水里打盹。灶台上的甑子
盖一掀，白汽裹着米香冲上天花板，
把几十年的油渍都熏得发亮。

对于一碗豆花的前世今生，江
津人都知晓。江津旧属巴国，码头
上的人重盐重辣，却偏在这一碗豆

花上留了温柔。相传清末，白沙镇
的盐工们凌晨4点下井，妻女便把昨
夜泡好的黄豆抬到井口，现磨现点，
让丈夫升井后能吃上一口热的。豆
花软，不伤胃；辣椒猛，驱湿气。
一软一硬之间，江津人的
一天才算正式开机。

到如今，高铁
呼啸而过，江轮
汽笛渐稀，可
只要豆花香
一起，整座
城就像被按
了慢放键。
时尚青年与遛
鸟老翁同桌，豆花
一勺，辣油一搅，身份
被蒸汽模糊，只剩同一个
动作：埋头猛吃，额头冒汗。

如果你来江津只留一
顿早餐，请把它交给江津活
水豆花。当第一口豆花在嘴
里化开，你会明白：长江的浪
再急，也冲不散这座城对温
柔的坚持；山城的雾再浓，也
遮不住一碗豆花点亮的天光。

豆花里的江津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施崇伟

话说李子坝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文

重庆李子坝，上接佛图雄关巍峨耸
峙，下瞰嘉陵碧波潋滟生辉。山色空蒙
叠翠，水光澹荡含烟，端的是妙不可言、
美不胜收。

早年的李子坝，似有高人观其山形
水势，断言此处乃“藏风聚气”之宝地。
故而，诸多达官显贵、富商巨贾纷至沓
来，在此大兴土木，未经几年，公馆别墅
鳞次栉比，其中尤以四川军阀刘湘的公
馆最为显赫。以此顺流而下，便是著名
地标牛角沱。李子坝与牛角沱，唇齿相
依、相辅相成，重庆人言及李子坝，必提
牛角沱，这两处地方的故事，恰似那藤缠
树、树绕藤，早已难分彼此。若要细说其
中渊源，且听在下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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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李子坝、牛角沱均乃荒芜

之地，此处地势陡峭，不是种养庄稼之
地。有一年，嘉陵江上游叙府一带突发水
灾，洪水势如猛兽，所到之处，房屋田园尽
被冲毁。有个十五六岁名叫米贵的孩子，
父母在灾难中不幸丧生。无奈之下，米贵
跟着乡民逃难来到重庆，白天沿街乞讨，
夜晚屋檐蜷缩。时间久了，米贵暗自思
忖：“我虽身无长技，却会耕地种田，每日
这般乞讨，活得如此狼狈，不如寻个地方，

开一块田土，种
一些庄稼，亦能

填饱肚子。”

这日，米贵来到佛图关下。放眼望
去，这里荒无人烟，杂草丛生，洪水过后，
沉积的泥沙倒也不少，抟积起来，不失为
一块良田。当下动手搭建简陋棚户，就
此住了下来。自那以后，开始了艰辛的
开荒堆土工作。经几十天努力，终于开
出几亩地来，种上苞谷高粱，满心盼望有
个好收成，过上好日子。

时值金秋，收获之际，米贵来到地里
察看收成。谁料眼前景象令他如坠冰窖
——那庄稼尽皆空壳，颗粒无收。细究
其因，原是上游冲刷而来的河沙与本地
砂石混杂，形成一片生土，看似松软，实
则毫无肥力可言。望着这片田地，米贵
万念俱灰，只有仰天长叹。正在此时，
忽闻天际传来声声呼唤：“李贵，李贵
……”米贵以为有人召唤自己，连忙环
顾四野，却不见半个人影。正欲离去，
那呼唤声又清晰传来。此番米贵辨得
真切，声音是从头顶传来。抬眼望去，
但见一株灌木枝头立着一只从未见过
的奇鸟，羽色斑斓，正一声声啼叫着“李
贵”。米贵听来却似在唤“米贵”，不由
苦笑道：“小鸟儿，我米贵落魄至此，你莫
不是唤着我名来嘲笑于我？”鸟儿听罢，
振翅三匝，竟口吐人言：“李贵李贵，非是
米贵米贵。”米贵遂憨厚作揖道欠：“原来
是在唤李贵，确是我错怪于你，还望见
谅。”说也奇怪，那鸟儿似通人语，闻言便
止啼鸣，振翅飞来，在米贵头顶盘旋三
周，倏地从喙中吐出一物，继而扶摇直
上，消失于云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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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物自鸟嘴坠入土中，转瞬即逝。米

贵慌忙蹲身，寻觅多时，终无所获。正欲转
身离去，忽然奇景出现：地面之上，竟生出
一根嫩绿幼苗，生长之速，实为惊人。及至
黄昏时分，已亭亭玉立，高达数尺。米贵

围着这棵奇树绕了几圈，不得要
领，只得回棚安歇。

次日清晨，米贵

起身一望，顿时瞠目结舌：那幼苗已茁壮
成长到一丈有余，枝丫更盛，树干粗壮，点
点花蕾犹如繁星闪烁。又过一日，花蕾悄
然绽放，洁白无瑕，清香幽远。随后，花朵
渐渐凋谢，结出一颗颗小小的果子，青翠
欲滴，挂满枝头。

光阴荏苒，转瞬已至五月。枝头果
实日渐饱满，愈发硕大，其色由青转金，
质地由硬变软。米贵摘下一果送入口
中，刹那间香甜四溢，满口芬芳。此果不
仅甘美异常，更有神奇之效，食毕腹中饥
饿尽消，口干舌燥全无，浑身气力倍增。
米贵不由欣喜若狂，小心翼翼将这果子
尽数采摘收藏。每日仅食数枚，聊以果
腹，将果核一一收集，待到来年春暖花
开，遍撒土里。说来也奇，这些种子落地
生根，破土而出，竟都长成如盖的树木。
米贵望着这不知名的果树，苦思冥想，忽
然灵光一闪，拍掌道：“此树乃‘李贵’神
鸟所赐，我名米贵，米贵李贵，倒不如就
称作李树，这果子便叫李子罢了！”

时光飞逝，数年之后，米贵所植李树
愈发密集，株株枝繁叶茂，棵棵生机盎
然。收获季节，累累硕果压弯枝头，米贵
便精选那些个大饱满的佳果，携往城中
售卖。城中之人，何曾尝过如此美味，一
时广受欢迎，大家争相购买。初次上市，
收获丰盈，米贵心中大喜。回到园中，勤
加开垦，雇请诸多帮工，一番整治之后，
昔日荒芜野地，已李树成行、蔚然成林
矣。及至花开时节，满园李花竞放，如云
似雪、绚烂夺目。又至果实成熟，饱满圆
润，黄澄澄一片，美不胜收。一时游人如
织，争相观赏、采摘购买，源源不绝。自
此，米贵便以种植李子为业，开启崭新生
活。世人为称呼方便，遂将米贵种植李
子之处，唤作“李子坝”，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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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百姓尝此美味，视若珍宝。每

逢佳节，必以李子馈赠亲友。某日，一人
获赠小篮李子，品尝之下，不由击节赞
叹：“此果甘美多汁，酸甜适口，真乃人间
仙品也！”所剩李子，随手置于灶台之
上。灶君见状，以为主家供奉，欣然受
之。方一入口，顿觉齿颊香甜，不禁赞
道：“妙哉！如此仙果，岂可独享？不如
献与王母，或可讨个封赏。”遂携果驾云
直上九霄，将李子恭呈王母驾前。

王母浅尝一口，顿时凤目圆睁、满面
陶醉，连食数枚，仍觉意犹未尽，心道：

“年年蟠桃盛会，竟不知人间有此等美
味。若令其岁岁进贡，来年瑶池宴上，岂
不又多一品珍馐？”转念又想：“此果名唤
李子，莫不是与太上老君同宗？不如就请
老君督办此事。”太上老君闻听此事，捋须
应和言道：“李子李子，诚如娘娘所言，必
是我李家子孙所植。老臣此番下界，定当
精选佳果，以供娘娘与诸仙品尝。”

当下老君骑青牛、驾祥云，兴冲冲来
到佛图关下。将青牛拴在一株李树旁，
寻到米贵，问询缘由。待米贵将神鸟赐
种、取名李子的始末一一道来，太上老君
顿时脸色铁青，心中暗恼：“这李子之名
竟取自鸟啼，与我李家毫无干系，种树人
更非李姓子弟，岂非要我在王母面前颜
面尽失耶？”越想越气，便言道：“罢了罢
了，老夫且先回老君洞稍事歇息，喝茶两
盅，平复一番，再作计较。”

太上老君郁闷之下，腾云驾雾，独往
南山老君洞而去，却将青牛放在了李子
坝。那青牛久候主人不归，饥渴难耐，心中
怨气渐生，无处发泄，竟迁怒于李树。只见
这头神兽怒目圆睁，鼻喷白气，先是尥蹶子
踢树，继而以双角抵干，一番折腾，满园李
树尽数摧折，昔日繁茂的李子林，转眼间化
作一片狼藉。自此之后，李子坝上再无一
株李树幸存，徒留地名，供世人追忆往事。

那青牛狂性大发，最后一撞竟直冲
佛图关山岩而去。但听得“轰隆”一声，
地动山摇，一块巨石应声崩裂，飞坠入
江。青牛头上顿时隆起碗大个血包，一
支牛角也被撞得摇摇欲坠，模样甚是狼
狈。青牛痛极发狂，神志不清，狠命摇头
摆尾。狂甩之下，断至半截的牛角终是
支撑不住，“咔嚓”一声脱落下来，在空中
划出一道弧线，直飞江畔，重重砸在相国
寺对岸河坎之上。这一砸，竟在岸边砸出
一个形似牛角的深坑，江水奔涌而入，在
此回旋成沱。后来，百姓见这角状形的回
水沱奇观，遂将此处唤作“牛角沱”。

再说那块被撞飞的巨石，落入江中
之时又崩裂一角，露出水面的部分，远远
望去，恰似一顶乌纱官帽，在粼粼波光中
时隐时现。往来舟子见之，无不称奇，遂
以“纱帽石”名之。

青牛怒气泄完，昂首阔步而去，只留
下一地狼藉。米贵战战兢兢地从藏身处
走出，见多年心血毁于一旦，不由得捶胸
顿足，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收拾行囊，将
精心保存的李种贴身藏好，踏上归途。

回到江安后，李贵重操旧业，日复一
日精心培育李树。经年累月，米贵的李
园又渐成规模。待到收获时节，硕果压
枝，较之从前，反而更为饱满多汁，甘甜
可口矣。四邻八乡百姓闻风而来，纷纷
向米贵求取李种。如此这般，江安李子
声名鹊起，渐成当地一大特产。

这段传奇，至今仍在巴蜀大地广为
流传。而李子坝与牛角沱的地名，也成
了这段往事之永恒见证。

（根据民间传说编著）


